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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系统中的符号修辞初探

苏 智

( 浙江音乐学院 公共基础教学部，浙江 杭州 310024)

摘 要: 比喻和反讽作为文学修辞常用的手段，进入符号修辞的视域后，其功能也突破了语言

局限，上升为表意层面的概念比喻和大规模反讽。在《周易》中，阴阳对立、八卦成列以及卦画符号

本身的爻位图式从符号表意的角度看都是概念比喻的呈现。《周易》的卦序排列以及爻位时序变

化则反映出一个“始、壮、究”的历程，既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也是符号表意中的大规模反讽。
《周易》符号的理据性变化在表意实践中通过比喻、反讽以及象征等修辞手段来辅助生成，并最终

在这些符号的修辞运用中得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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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的表意符号存在复杂而多重的特点，不

同的符号系统具有相异的特质与类属。相似符号与

其表意对象之间有一定的形象关联，而规约符号的

表意完全依靠任意武断的规则来连接。与规约符号

相反，当符号表意不以任意性为原则时，将这一相反

的符号表意规则称为符号的理据性。
一、《周易》中的概念比喻

比喻是最为常见的修辞手段，所有的符号体系

都可以被认为是由比喻累积而成。“任何符号都从

广义的比喻进入无理据的规约性。符号体系正是靠

了比喻而延伸，由此扩大我们认识的世界”［1］188。
在符号修辞中，比喻必须在多种符号系统中被通用，

这样就必然关注到“概念比喻”的问题。
概念比喻并非一般意义上增益文采的语言修辞

技巧，而是一种人类符号思维表达的根本性方式。
概念比喻必须在多种符号系统中通用，可以用不同

的语言或符号来表达，在两个概念域之间形成一种

超越中介的映现关系［2］78。因此，概念比喻不是一

种文化所独有的表达，也不限定于专门的语言与媒

介系统中，而是在人类文明中普遍存在的隐喻形式。
在《周易》文本中也不乏这类概念比喻，这些比喻可

以反映出人类所惯有的思维方式，同时在其象征喻

义的形成过程中展现了符用理据性的积累生成。

( 一) 阴阳对立中的概念比喻

符号表意直接关涉能指与所指的双重分节。马

丁奈对双重分节的概念有过清晰的论述。他把第一

层次的最小有意义分节称为 monemes，与此对应出

现的是发音的最小分节因素 phonemes［3］45，即意义

单元与语音单元的对应。叶尔姆斯列夫推进了这个

理论。他认为“语言最基本的双重分节，不是在词

素与音素之间，而是在‘表达’与‘内容’这两个层面

之间”［4］56。“表达”是符号的能指部分，“内容”是

符号的所指部分。每一个符号都是能指的一个分

节，而对应的阐释内容则是所指的分节。如中国人

有红、橙、黄、绿、青、蓝、紫这几种典型的颜色符号，

其所指的实际色彩也在光谱中被清晰划分出七种不

同的颜色范围，这就是符号双重分节的对应。整个

符号系统都是由分节的集合构成，因此，符号学也是

一门分节的学问。《周易》表意的基本符号是阴爻

与阳爻。阴阳爻符号是事物特性被高度抽象出来的

符号载体。我们常说的阴阳二元实际上隐喻的是人

类思维中普遍存在的二元对立思维。世界上其他民

族虽然不谈阴和阳的问题，但二元对立的思考方式

却是普遍存在的，只不过说法不同而已，这是人类共

有的符号分节问题。
从阴与阳的符号意义来看，阳蕴含着积极、刚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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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运动态势，阴则相对静止、保守而柔弱，阴和阳是

对现实事物性质的抽象隐喻。按照《周易》的规则，

事物虽有千变万化的复杂状态，但主导变化的奥妙

无非是阴与阳之间的生息消长，这反映的是一种力

量与另一种异质力量之间的斗争与交融。“子曰:

‘乾坤，其易之门耶?’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

阳合 德 而 刚 柔 有 体，以 体 天 地 之 撰，以 通 神 明 之

德”［5］89。丁尓苏将概念比喻称为“概念性隐喻”。
他认为这种隐喻具有自身的特点，它们因为抽象程

度的不同而形成上下结构关系，越靠结构的顶端就

越抽象，从而囊括下面抽象程度较低的概念性隐

喻［6］59。因此，阴与阳具有的高度抽象性也就足以

包容其类属中的一系列事物一般本质的对立。生活

中的一些概念，如善恶、动静、男女之别都与这一概

念比喻中的衍生息息相关。阴阳抽象的二元之下存

在着不同领域中的对立关系，涉及宇宙自然与社会

伦理的方方面面。《周易》曰: “昔者圣人之作《易》
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

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5］93-94 阴与阳

虽从天地之体性上来，却不仅仅隐喻天与地，而是从

天地之性中抽象出了两种气质变化属性，并将其他

对立概念的关系囊括于阴阳二者之中。因此，从根

本上讲，阴阳是对抽象本质的隐喻，其存在反映了对

立分节思想的普遍运用。
在人类创造的不同文化中，对立与分节的思想

无所不在，最明显的一种表现是善恶二元的对立。
阴阳的隐喻中有些只是一般自然属性的划分，也有

不少的对立分节带有伦理上的褒贬意味。阳意为刚

正，而阴意为邪僻，便有了所谓的“阴盛阳衰”之论。
《周易》乃卜筮之书，在民间被广泛地运用于算命，

这在许多优秀的古代著作中有过相关描述。《红楼

梦》中“冷子兴演说荣国府”一节描述贾宝玉性情

时，借着贾雨村的口发出过这般言论: “天地圣人，

除大仁大恶，余者皆无大异。若大仁者皆应运而生，

大恶者则应劫而生。运生世治，劫生世危。尧、舜、
禹……皆应运而生者，蚩尤、共工、桀、纣……皆应劫

而生者。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恶者扰乱天下。清明

灵秀，天地之正气，仁者之所秉也。残忍乖僻，天地

之邪气，恶者之所秉也。”［7］29-30 此言大致意思是说，

天地生人，除了大仁大恶，其余的芸芸众生很难说得

上有什么大的差异。对于大仁大恶两者，大仁者应

运而生，有修治天下之功，所以大仁者降生就天下大

治; 大恶者应劫而生，有扰乱天下之能，所以大恶者

出世就天下大乱。天地之间又有正气和邪气的不

同。正气清明灵秀; 邪气残忍乖僻。秉受正气出生

的人日后成为仁者，秉受邪气出生的人日后成为恶

者。这些言论其实都是对《周易》命理学说的发挥，

其理论源于阴阳二气的卦气性质差异，从逻辑上归

根结底还是阴阳善恶的双重分节。
善恶对立在各种文化中均存在，在《周易》中，

可以用阴与阳气质化符号来表现，而在异质文化中

可能更多地是以人格化载体之间的斗争来表现。例

如基督教中上帝与魔鬼的对立，佛教中释迦牟尼与

提婆达多的对立，拜火教神祇中阿胡拉与阿赫里曼

之间的较量，这种对立几乎成了所有神话的共同母

题。正邪之间必是二元对立，不可正邪不分，也不存

在不善不恶。虽然现实中善恶的判定标准很复杂，

但至少在人们的思维中不存在这种骑墙的分节方

式，否则当胜利者高举着正义的旗帜呐喊时就会显

得苍白无力。而人们之所以弃恶从善与邪恶划清界

限，归根到底的思维基础就是绝对二元对立的存在。
这在任何民族和文化中的情况都是一样的。《周

易》中的阴与阳具有复杂的隐喻意义，作为概念比

喻，其背后反映出的是一种人类思维中普遍存在的

对立分节方式。
( 二) 八卦元素中的概念比喻

《周易》中的八卦比喻了自然中不同的物象:

《乾》卦喻天，《坤》卦喻地，《离》卦喻火，《坎》卦喻水，

《艮》卦喻山，《巽》卦喻风，《震》卦喻雷，《兑》卦喻泽。
这些卦画符号在图像的相似性上与所指的事物之间

存在一定的关联。而在符号的规约上，通过对符号意

指的生发，八卦所喻的代表性事物背后还存在着一系

列庞大的物类集合，这些在《说卦》中有充分的解释。
以《坎》卦和《离》卦为例，“坎为水，为沟渎，为隐伏，

为矫车柔，为弓轮。其于人也，为加忧，为心病，为耳

痛，为血卦，为赤。其于马也，为美脊，为亟心，为下

首，为薄蹄，为曳。其于舆也，为多眚，为通，为月，为

盗。其于木也，为坚多心”［5］95 ; 离卦的寓意同样复

杂，“离为火，为日，为电，为中女，为甲胄，为戈兵。
其于人也，为大腹。为乾卦，为鳖，为蟹，为蚌，为龟，

其于木也，为科上槁”［5］95。因此，八卦的比喻不仅

仅是停留在具体物象上，其更具有元素类别的性质。
圣人仰观俯察，在自然生活中总结出了最根本的宇

宙元素。八卦从表意上看是对这些宇宙元素的隐

喻，而从深层次来看，其反映的却是古代先民对宇宙

成分划分的思维传统。并且，这种思维并非中国人

所独有，而是人类普遍的认知世界的方式。
八卦的隐喻是对宇宙中不同事物及其功能的分

类。“雷以动之，风以散之。雨以润之，日以煊之。
艮以止之，兑以说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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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事物都有专门的符号来隐喻，其作用也不尽相

同:“乾，健也。坤，顺也。震，动也。巽，入也。坎，

陷也。离，丽也。艮，止也。兑，说也。”［5］94 在实际

的卜筮中，《周易》的八卦还要与五行相结合，通过

八卦的五行类属和五行之间的生克关系来确定所占

问事物的吉凶。《乾》卦与《兑》卦属金，《坎》卦属

水，《离》卦属火，《巽》卦与《震》卦属木，《艮》卦与

《坤》卦属土。六十四卦中每一别卦由两个经卦组

成，根据所变之爻确定体用，再依照五行生克确立上

下二经卦的体用生克关系。可见，八卦卜筮的原理

与五行类属密切相关。八卦本身具有元素性质，而

五行理论则是更为纯粹的宇宙元素建构学说。这种

通过元素划分来喻指宇宙万物的思维方式在其他古

代民族中也有体现。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认为世界

的本原是火，泰勒斯则认为是水，而古印度更是提出

了地、水、火、风的“四大”学说。任何事物都产生于

这些“原初物质”，最终又必然回归于这些“原初物

质”。虽然各种学说中运用的隐喻符号各不相同，

但从运用比喻的思维上来看，这些学说却与《周易》
中利用八卦元素对宇宙进行符号分节与建构的方式

是一致的。概念比喻关注的不是所用符号的表现形

式，而是要透过比喻的形式，发掘建构比喻的根本思

维方式，这也正是深度探究《周易》符号表意的题中

应有之义。
( 三) 卦画图像中的概念比喻

《周易》的卦画符号是由或断或续的阴阳爻线

段叠加而成的。八经卦卦画中有三条线段，六十四

卦则有六条线段。这些线条从低至高排列，组合成

各种图像符号，体现出了事物发展的承进关系，图像

具有直观性，相比语言符号更能够呈现思维的映像

特征。在符号阐释中，这类符号也具有呈位解释项

的作用。正如老子所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

名，非常名。”［8］19我们思维中的很多东西都是无法

用语言来表达的，而图像符号则弥补了语言的不足。
同时，在不同文化的比较中，图像却很容易呈现出思

维的同质性。
卦画符号的高低排列展现的是事物发展变化中

的不同态势。初位处于最下，是事物刚刚萌动的状

态。然而正所谓一叶知秋，通晓其义的人往往可以见

微知著。故《坤》卦初六爻即言: “履霜，坚冰至。”
《坤》卦六爻皆为阴爻，阴爻本象征天地间阴寒之气，

在伦理上有阴柔邪僻的意思。初位上阴爻的寒气只

是刚刚凝滞，因此是“履霜”，但随着事态的发展，其后

坚冰将至是可以预见的。运用到人事的隐喻上，《文

言》解释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

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

来者渐矣，由辨之不早辨也。”［5］19这是从事物初始状

态及其渐变趋势中领悟出的道理。二位即是事物之

质性得以彰显的阶段。《乾》九二言: “见龙在田，利

见大人。”三位与四位是事物顺势发展的阶段，此二位

分别处于下卦之末与上卦之初，是一个跨阶段的迈

进，象征了发展中可能遭遇多重的阻滞。五位已为一

卦中的高位，也是上卦的中位，算是全部爻位中最为

强盛和尊贵的位置。在《周易》中，古人将“中”的概

念用一种隐喻来表达，即六爻卦中的上卦中爻和下卦

中爻，也就是所谓的中位。将二爻与五爻视为中位也

属于概念比喻的表现形式。《乾》卦九五爻说:“飞龙

在天，利见大人。”五位是一个符合英明刚健的君主所

处的位置。故而《周易》中用“九五之尊”来喻指君

王。这个比喻在生成和使用的过程中不断增强理据

性，使社会大众广为接受而最后发展成为一种象征。
上位是一卦之末，行为的终结阶段，故有“亢龙有悔”
之患。从卦画符号中爻位的高低变化与所喻指事物

的关系中可以发现，这种图像的层次喻义与事物发展

的进程是同构的。图像只是事物发展态势的一种直

观表达形式，在不同的文化中可以找到相似的比喻手

段。在现代，人们利用图表或坐标轴作为统计最基本

的表现形式描述随着时间变化的事物发展状态，这恰

恰反映了人类所固有的思维模式。概念比喻不一定

要以书面符号的形式呈现，在建筑、绘画等多种媒介

中均可以发现这种思维的呈现形式。或者说，这些相

似的表述实际上是一种人类根本性思维方式的展现。
同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即便是概念比喻，随着比喻

不断被使用，其符号喻义与事物之间会逐渐生成象征

关系，符号从而也就获得了符用理据性。
二、《周易》符号表意的大规模反讽

反讽源于古希腊喜剧，最初指的是一个擅长动

用潜台词击败对手的角色。后来反讽逐渐演变为一

种常见的修辞手段，其特征是表层的辞令后面寓有

丰富的潜台词，两者之间呈现出一种嘲弄式的反衬。
如当兴致勃勃准备第二天去郊游的时候，却偏偏赶

上下暴雨，如果当事人说“天气真是太棒了”，就是

运用了反讽的修辞手段，用以表达其失望的心情，自

嘲运气不佳。反讽辞句中只出现相互对立两种含义

中的一种，而与字面意义相反的含义要解释者在双

重含义的相互颠覆中思考得出，正所谓“言在此而

意在彼”。
然而，有一些依托于大规模的情景、历史或在戏

剧中上演的反讽，不再局限于日常行为的表意，而直

接反映人们对宇宙和人生的理解，这类反讽可以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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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为“大规模反讽”，或“大局面反讽”。普通类型的

反讽往往是修辞使用者有意为之，达到“口是心非”
的表达目的。而大规模反讽却意在宏大的叙事背景

中呈现出巨大的悲剧意味和历史沧桑感，富有引人

深思的哲理。《红楼梦》中“寿怡红群芳开夜宴”这

一回，描写了贾探春所掣花签上面是一枝杏花，写

着:“日边红杏倚云栽。”注云: “得此签者，必得贵

婿，大家恭贺一杯，共同饮一杯。”此签是对探春日

后命运的暗示。众人取笑探春得贵婿，恐怕也要当

王妃。按前 80 回文本中的这些线索及册辞，后来上

演了贾探 春 远 嫁 藩 王 的 一 幕，探 春 果 然 得 了“贵

婿”，应了“王妃”之命。如果从花签谶语和后来的

探春命运的写照而言，探春得“贵婿”都在原文本及

其衍生文本中有正面描述，而反思这一事件本身，人

物的命运却折射出了悲剧的意味。从这个角度来

讲，《红楼梦》对于贾探春人生的描写就是一个反

讽，而且属于大规模反讽中的命运反讽。其实，如果

用符号的视角来观察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日常生活，

“大规模反讽”的效果是无处不在的。《周易》包含

了宇宙时空的变化规律，通过文本分析会发现，在其

对事物变化规律的表述中普遍存在着这种大规模

反讽。
《周易》文本中的大规模反讽几乎出现于符号

的各层次内，其最基本的阴阳符号消长变化可以体

现出这一特点。按照《周易》卦画的六位排布，每一

位都由阴爻或阳爻占据。阴阳爻在高低不同的位次

中以不规则的频率反复交替呈现，喻示事物的运动

变化态势。无论是阴还是阳，都不能违背事物的发

展规律而长期保持自身性质不加改变。所以，卦画

中的阴阳以爻打破的方式呈现出多种变化。最典型

的例子还是《周易》中的《乾》卦，其六爻表现了万物

运行，天地人发展变化的过程。从“潜龙”到“亢

龙”，都依循“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准则。但

是不断奋进不断上升的最终结果却是“亢龙有悔”，

过犹不及。事物的发展转而走向了预想趋势的反

面。万事万物，包括人事皆同此理。阴阳变化之间，

阳不可能长期存在并发挥作用。这是在阴阳的消长

变化中呈现出的一种“大规模反讽”。同样的道理，

在《益》卦上九中说: “莫益之，则击之，立心勿恒，

凶。”［5］53处《益》卦的极点，盈满过盛，却贪得无厌，

所以凶险，增益的结果也出现了与初衷相反的走向。
欧阳修认为变动不息乃事物得以长久存在的基本法

则。他在《易童子问》中阐述了这种物极必反的道

理:“阳过乎亢则灾，数至九而必变，故曰见群龙无

首吉。物极必反，数穷则变，天道之常也。故曰天德

不可为首也。阴柔之动，多入于邪，圣人因变以戒

之，故曰利永贞。”［9］215 由此也可看出，阴阳皆不可

持久，其消长变化反映了事物发展的渐进过程，这是

大规模反讽形成的基础。
郑康成在解释《周易》时曾提出，一个事件的发

生过程遵循着“始、壮、究”的规律。这个过程可以

用抛物线来描述，始就是开始，壮是事物发展壮大的

阶段，而究就是走向衰落，濒临终结。《易经》中的

八经卦用三画来表现事物发展的这三个阶段。三画

分别表示“始、壮、究”三项，每一项便是卦画中的一

爻［10］9。在六十四卦的卦画中，虽符号的图像构成

略有差异，但其中的道理却是一样的。如《中孚》
卦，信发于内，是为中孚。初位到五位皆随着诚信之

意的发展，其所征之意为吉或无咎。而上九曰: “翰

音登于天，贞凶。”［5］71这即是因为上九处于信之终，

信终则衰也。信衰诈起犹如飞鸟之翰音响承于天，

但无非华美外扬而忠笃内丧，虚声无实所以才会出

现凶险。可见，即使是六爻的卦画，其表意也遵循着

物极必反的原则。结合上文所说的阴阳消长变化即

可发现其中的发展规律，阴阳爻的交替在卦画位置

中起作用，象征事物运转的渐变过程。卦画中所展

现出的“始、壮、究”的意义是渐变中产生的质变效

果。这象征着事物的运行从初始到壮大，但最终会

走向自身的反面。也就是说，无论阴阳的消长变化

还是卦画中符号位置的发展态势，都蕴含了大规模

反讽普遍存在的因素。
即便是在《周易》各卦之间的顺序排列上，我们

依然会发现相邻的卦彼此间存在意义关联。《泰》
卦坤上乾下，阳气上升，阴气下降，象征着天地交泰。
然而，紧承其后的却是《否》卦。《否》卦在卦画上与

《泰》卦正相反，乾上坤下，因此也就表示天地不交，

万物不同。《否》与《泰》之间意义相反，并相互转

化，故有“否极泰来”之说。又如《剥》卦，六爻卦画

中除上位为阳爻，其余皆为阴爻，象征着五阴剥一

阳，阳气渐尽。但《剥》卦之后出现的《复》卦却与

《剥》卦正相反，有五个阴爻在上，初位为一阳爻，说

明阳气始复。“剥者，君子止而不往之时也。剥尽

则复，否极泰来，消必有息，盈必有虚，天道也。是以

君子尚之，故顺其时而止，亦有时而进也”［11］518。这

种转折变化不仅出现于以上这几卦中，而且在《周

易》许多成对出现的卦中都表现出与之相同的规

律。这既表明了自然界生生不息的循环规律，也同

样具有事物发展的大规模反讽意味。
《周易》六十四卦的整体排序蕴含了事物在不

同时空场域之间的转化规律［12］。正如《序卦》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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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创生之后乃有万物。万物在宇宙中发展自身，

并在这个过程中呈现出多种情状。依据自然的运

行，天地万物之后必然会有男女、父子、君臣等社会

人伦关系，因此，《周易》规律不仅关乎天地自然也

同样关乎人类社会的行为伦理。最终，事物的发展

会接近于完善。这在六十四卦的倒数第二卦《既

济》中得以体现。《既济》卦的卦画为坎上离下，六

爻的阴爻与阳爻全部当位，但其卦辞却说“初吉终

乱”。在万物皆吉的终结也就必然走向败乱。《既

济》之后的《未济》卦作为《周易》的末卦，其卦画与

《既济》卦相反，离上坎下，六爻阴阳皆不当位，事物

的发展打破了完善，陷入到了相反的状态。因此，在

《周易》文本中，从最基本的阴阳消息互变，到卦画

六爻的位次的高低喻义以及卦序的错综排列，甚至

连同整部《周易》卦象的循环，都反映着事物运行发

展之中这种转折变化的规律。由此可见，《周易》普

遍存在着大规模反讽。
大规模反讽的修辞形式往往伴随着符号的理据

性变化，因为在符号系统的表意中，大规模反讽的出

现皆会暗示事物发展的戏剧性转变。从符号修辞的

理据性问题上来分析，会发现反讽修辞本身在颠覆

了原有理据性的同时又生成了一种新型的符用理

据。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料定曹操在赤壁大战

之后会败走华容道，但他却有意派关羽去截杀曹操。
关羽极其重义，又受过曹操恩遇。诸葛亮其实早就

算准了关羽必不忍杀害曹操，会将其放回许都，他安

排关羽去把守华容道是存心放曹操一马。在诸葛亮

看来，如果此时杀掉曹操，那么北方必乱，诸侯间展

开争夺权力的新一轮角逐会给日后收复北方造成更

大的麻烦。同时，已经形成的孙刘联盟的关系也会

随之转为敌对，这对于势力尚不稳固的刘备集团极

为不利。联吴本来是要抗曹的，最后却有意保全了

曹操，原本的意义建构发生了颠覆，其中的道理大可

以质疑。但是这段故事经过历代读者反复的评论，

诸葛亮的主张反而获得了更强的理据性。这就如同

前文提到的例子，《剥》卦是众阴剥一阳，与之相反，

《夬》卦初位到五位俱是阳爻，只有上位为一个阴

爻，此乃众阳决一阴。按照阴爻与阳爻的隐喻意义，

阴爻通常被意指为小人，而阳爻被意指为君子或大

人。因此，众阳决一阴也就意味着君子之道长，小人

之道消。然 而，《夬》卦 的《彖 辞》却 说“所 尚 乃

穷”［5］56，这就是说若事物按照这种发展进行下去，

那么小人之势必然会尽皆败落，则阳决阴的态势也

就走到了尽头，这样就会导致物极必反。正所谓

“夬，刚决柔之卦也。五阳而一阴，决之虽易，而圣

人不欲其尽决也，故其彖曰: 所尚乃穷也。小人盛则

决之，衰则养之，使知君子之为利，故其象曰君子以

施禄及下。小人已衰，君子已盛，物极而必反，不可

以不惧，故其象又曰居德则忌”［9］218。处于《夬》卦

之时，纵然消灭小人之势很容易，然而君子却不应将

其势尽皆除去，甚至应对其给予适当的扶持，这样才

能保证上下和悦，泰然无忧。若不然，则会出现符号

修辞中的大规模反讽。因此，《夬》卦原本是君子道

涨、小人道消的意思，而一旦出现了大规模反讽，其

原本的意义发生了转变。如果符用被不断加强，那

么理据性就可能出现逆转。
综上所述，《周易》中存在大量的符号修辞，概

念比喻和大规模反讽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修辞形式，

体现在《周易》符号系统的各层面上。符号修辞影

响着《周易》结构的意义生成，同时也体现出了符号

应用中的理据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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